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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郑 州 出 发 ， 两 个 多 小 时
后 ， 车 停 下 来 。 从 车 上 下 来 ，
在这中州大地，放眼望去，有点
儿荒，有点儿野，有点儿莫名其
妙——有人伸手朝右边指，“看，
黄河！”

心“突”地跳了一下。
第一次，离黄河这么近。近

到可以沿着河岸走下去，走到河
边，摸到河水；第一次，这么认
真地看黄河。水量不大，河床倒
是宽阔，河中间有零零星星的滩
涂露出了水面，把一条大水弄出
了很多补丁，有时候还是补丁摞
补丁。黄河像北方任何一条大
河、长河：寂寥、阔远。

一

最早看黄河是在地图上，一
个大“几”横贯中原。再往南有
长江，也是东西横贯。但黄河的
形状是有情绪的，大起大落，充
满戏剧性。它飞腾而上，笔直折
向东方，又突然向下直坠，再次

折向东方。
再后来是在飞机上看黄河，

一溜水线在山岭 间 ，高 度 把 神
奇变成平凡，消解了滔天巨浪。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诗里的黄河才是我们习
惯的黄河，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黄
河。黄河是天上河，下凡到人
间。落到诗人纸上，便是千古绝
唱。像眼前这样，黄河平铺在我
们面前，就像光华耀眼的神祇洗
净了铅华，露出本来面目，它是
黄河吗？是，又不全是。

而在歌声里面，“风在吼，马
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黄河是喧哗的，躁动的，它
不像一条沿着河床流动的河，它
像条龙，还是条情绪激动的龙，
它正在挣脱河床，一河大水即将
凌空跃起，山川日月都要为之色
变，惊悸。

二

我们来看黄河，郑州、小浪
底、洛阳、三门峡。这几段的黄
河河水清澈，沿途风光秀丽，是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里的
那条黄河，在深秋季节拥有澄碧
水晶的质地。这得益于小浪底水
库，它滤掉了黄沙，也收拢了黄
河的部分野性。

在洛阳，想起几个唐朝人。

一个是武则天。这位山西并
州长大的少女，在长安宫殿里一
步步成长，蜕变，强大，变成女
皇，就像一条河，不经意地流
动，不断地有支流汇入，水势渐
盛，盛到漫漶无边，无力量能收
束，直至淹没了唐朝的一段历
史。武则天喜欢洛阳，称帝时，
定都在洛阳，建立武周。两千多
年过去，武则天命人建造的明堂
和天堂，只留下片言只语的想象。

隔着伊河，龙门对面就是香
山。武则天喜欢香山，在香山坐
朝，还办过诗会。一百多年之
后，白居易流连于伊阙山水间，
乐而忘返，晚年时，更是索性住
在这里养起老来。

元稹死时，白居易为其撰写
墓志铭。他起先谢绝酬金，但元
稹家人坚持奉谢。白居易便以他
和元稹两个人的名义，捐出酬
金，重修了破落已久的香山寺。
香山寺再次声名大振，一时间游
人络绎不绝。白居易死后，家人
遵嘱把他葬在香山寺附近。“香山
居士”名副其实。

三

我们此行最后一站是三门峡
市。相传大禹治水，挥神斧将高
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
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

去，故而得名。
黄河在河南省的总长度，三

门峡市占了1/3。三门峡大小河流
3000 多条，黄河水系流域面积占
其中的近 90%。水域面积如此阔
大，吸引了众多的鸟类。湿地最
适合天鹅来栖息，市里到处能见
到天鹅雪白飘飞的姿影，宛若一
个童话之城。

也是在酒店，正跟朋友说着
话，朋友指了指我身后的窗外，
那就是黄河。我回头，看见一片
大水，以及水边枯黄的植物，心
情一时波荡起来，居然夜宿黄河
边呢。

三 门 峡 渑 池 的 黄 河 岸 边 ，
孕育了距今 5000 多年前仰韶文
化 。 渑 池 这 个 名 字 很 有 意 思 。
它 属 于 三 门 峡 这 个 多 水 的 地
方 ， 但 却 圈 了 起 来 ， 画 地 为
池 ， 像一个酒瓮。渑池出产好
酒。据 《渑池县志》 记载：治东
里许，玉皇庙沟有水极甘美，能
助酒味，酿酒家多取之，故名醴
泉。好水出佳酿，仰韶酒用醴
泉水酿造，酒质清澈，口感绵
甜 。 它 的 独 特 性 不 只 是 水 好 ，
还跟陶有关。仰韶酒用陶蒸酒，
用陶藏酒，用陶盛酒，九粮九
蒸，历经八十一道工艺。

四

说黄河道黄河，可黄河哪里
说得尽呢？黄河是一条河，但从
来不只是一条河。河边的故事，
随便拈几件，都够波澜壮阔的。
比如说，4000 多年前，黄河流域

出现炎帝和黄帝两大部族，“炎黄
子孙”因此而来；距今 3600年的
甲骨文的发现地殷都，也在黄河
边儿上；还有公元前 2000 年左
右，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以
及随后出现的中国古代四大发
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
火药，都出现在黄河流域。这一
条大河，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
了，历史和文化文明的点点滴滴
散落在这条河里，犹如一粒粒
沙，淘不完，数不尽。

还有诗。和黄河有关的诗，
在黄河边写的诗，出生在黄河边
的诗人写的诗——如果说黄河是
部诗集，黄河有枯水期，而诗没
有。黄河的诗兴诗情诗意，就像
黄河在地图上的样子，是跳跃
的、飞扬的，既天真又深沉，饱
经沧桑又初心澄澈，黄河是中华
民族的镜子，几千年里，什么都
照见过，什么都蕴藉在其中，没
有剧终，只有未完待续。

（金仁顺，吉林省作协主席，
著有 《春香》《桃花》《白如百
合》等作品，曾获骏马奖、庄重
文文学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
为英语、韩语等多种外语。）

左图：在河南省灵宝市后地
黄河滩涂湿地，白天鹅在此越冬
栖息。 孙 猛摄 （人民图片）

下图：黄河三门峡段王官黄
河湿地美景如画。

孙 猛摄 （人民图片）

黄河浩荡耀中州
金仁顺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
近了。年，在中国人的
心里，不仅是一个时间
的度量衡，更寄托着我
们对亲人和家庭的美好
情愫。

眼 下 这 个 牛 年 春
节，将留给我们难忘的
记 忆 。 为 了 防 控 疫 情 ，
减少聚集和流动，许多
人准备就地过年。正如
专家们所说，这次春节
留在当地过年，是一次
非 常 了 不 起 的 公 益 事
业，没有谁认为就地过
年是理所当然的，期盼
了 一 年 的 春 节 不 能 回
去，就地过年的人为整
个城市、整个社会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在 中 国 人 的 认 知
里，过年，不管是走亲
访友，还是在家休整，
本 就 是 一 场 美 好 的 赴
约。这个春节，虽然许
多人无法回到故乡，更
不能尝到母亲亲手准备
的年夜饭，尽管这让人无奈和遗憾，但美好不
应缺席，也不会缺席。

这些美好，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对每一个在异乡工作的人来说，住所和单

位的路线往往被双脚走了无数遍，历经春夏秋
冬，无论风霜雨雪。这一条路上，寄托着每个
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只是，大多数时候，因
为工作，忙于琐事，我们的脚步似乎被拘泥在
这一条熟悉的路上。而这个春节，我们不妨放
慢脚步，从容地在这条路上走一走，这一次，
不是匆忙赶路而是欣赏身边的美景，这一条奋
斗路上，不只有绷紧的弦，也会有惬意的远眺
与目光。

去仔细看看我们奔波的城市，平时，因为
忙碌，许多人对工作和生活的这座城市了解得
并不多。趁着今年这个春节，不妨去多看一
看，逛一逛。到附近的公园转一转，闻一闻这
里植物的芳香；去古老的建筑旁，听一听那些
穿越时光的诉说。

虽身处异地，但我们与家人的亲情不会被
这物理空间所阻隔。打开手机，给远方的亲人
拨一个视频通话，与他们一起欣赏这座城市的
风景，在屏幕中看看家乡的变化。也许你会发
现，这座城市和家乡会跟以前你脑海中的不一
样，它们的美好别具一格。

为了这份美好，许多人在默默奉献。在江
苏海安，志愿者陪伴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学剪
纸、做灯笼；在河北秦皇岛，社区为就地过年
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送上春联、饮料等物
资，礼虽轻，情意重……

身边的美好，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换一
个角度来看，这个不是自己故乡的地方，不只
有工作，也不只是漂泊，也会有许多美好等着
你去发现。

如 果 你 也 是 辛
辛 苦 苦 忙 碌 了 一
年，要在异乡度过
这 个 难 忘 的 春 节 ，
记得对自己和家人
道一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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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脑筋急转
弯：什么鱼能看不能吃？和尚敲的木鱼。
错！是看鱼。“看鱼”究竟是什么鱼呢？这
还得从江南水乡的一个特殊风俗说起。

在皖南一带农家，遇有红白喜事、吃年
饭或过年请客，酒席上总有一盆烧好的鱼，
作为第一个菜端上来，放在八仙桌下席的右
角，这盆鱼农家习惯上称为“坐盆鱼”“碗
头鱼”，赴宴的人只能看而不能吃，故又形
象地称为“看鱼”。

我很小的时候，每年过年，不管生活
多么艰苦，哪怕只有一条鳙鱼或鲫鱼，母
亲也要将鱼烧熟了，先是祭祖用一下，再
就是等吃年夜饭时再端上桌子，凑足双数
的菜。有一年桌上只有这一碟看鱼，没有
供我们吃的鱼，我们兄妹几个馋得直流口
水，但父亲总是严厉地管束着我们，不让
我们动看鱼一筷子，母亲则干脆将看鱼端
到碗橱里藏了起来。

那一年正月初十前，家里来了好几拨客
人，宴请了好几桌亲戚朋友，那盆看鱼每次
都被加热好率先端上桌子，但奇怪的是谁也
没有动一筷子。显然，大人们是知道看鱼不
能吃的，我们也只好咬牙忍住。

到了正月十四晚上，元宵节前夜，母亲
将看鱼放在锅里重煮了一下，然后端上饭
桌，告诉我们说：“这鱼今天能吃了。”我们
将信将疑地看着父母，那样子不像是逗我们

玩的，几乎同时将筷子伸进了那碟看鱼，掐
头、去尾、破肚、砍背，迅速将那碟看鱼夹
进了自己的碗里，但那鱼肉已经粉了，没有
半点新鲜鱼的味儿。

到第二年春节，当家里准备的年菜吃得
差不多时，我们就动员母亲，让我们提前把
看鱼吃了，免得到时候鱼坏了不好吃。母亲
说“等过了三天年再吃吧”。到正月初四晚
上，父亲正好走亲戚去了，母亲就把看鱼端
出来给我们吃了。等父亲回来问起看鱼时，
母亲说：“被野猫叼走了。”我听了躲在一边
窃笑。

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父母早就商
量好了的。邻居小胖子听说我们家已经把看
鱼吃了，回家就吵着要吃看鱼，不料却被他
老顽固的父亲揍了一顿。小胖子不甘心，来
了个瞒天过海，偷偷地将看鱼吃了半边，将
没吃的完好一面的鱼翻在上面……也有的人
家为了防止孩子偷吃看鱼，干脆将看鱼不烧
熟，也不放味精、酱油、辣椒和盐，想偷吃
根本无法下口。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家家户户的粮仓满了，鸡鸭鹅猪牛羊壮了，
鱼塘的鱼也大了肥了，农民生活正在由温饱
型向营养型转变，但看鱼这道菜还依然是第
一个被端上酒席，有的人家在饭店办酒居然
也有摆看鱼的习俗。只是现在酒席上菜太多
了，根本摆不下，看鱼第一个被端上来，很
快又被端下去。

关于这道菜的由来，我查阅过一些资
料，并没有详细的解释；也问过许多农村老
人，他们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祖上传下来
的。我以为这看鱼起码有两个作用：一是过
去百姓日子穷，办酒席时菜要双数，还要荤
素都有，上个看鱼既能凑数，也能为酒席装
装门面；二是酒席之上有吃的鱼，也有看的
鱼，讨个“年年有余”“席席有余”的口彩
吧！于是，这种能看不能吃的“看鱼”便在
各类宴席上频繁穿梭着。

能看不能吃的鱼
朱幸福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人到中年，竟然喜欢上了看大海。我
住在山东莱州小城，此乃渤海之滨。在每
个季节里，不管是白日还是黑夜，我都喜
欢去看大海。

我是土生土长的莱州人，出生的村庄
就在海边，整个少年时期几乎就是在海里
成长起来的。莱州湾有长长的海岸线，西
部浅滩区，东部深海区。浅滩区有丰富的
贝类资源，生长着各种蛤蜊。蛤蜊有大有
小，有黑有白。这些不起眼的贝类有着各
种各样的隐藏方式，在从大人们那里学会
了挖掘他们的技巧后，每一个周日，一众
小小少年都会出现在海滩上，一天的收获
都要用来换取学习用品，这或许是我们那
时最初以生计为目的的赶海活动，也早早
体会到了生计的艰辛。

随着年纪渐长，从求学到工作，便离
大海越来越远。此处的远，不是现实中与
大海的距离，是源于内心对大海的疏离，
甚至是忘记了大海的存在。直到有一天，
我心血来潮，想再次去赶海。此时，我已
是中年，与大海行离了近 30 年的时间。趁
休假，开车去了海边。此时的大海让我有
一种陌生的新鲜感，早年泥土乱石堆砌的
防潮堤已经修筑成了滨海景观大道，车辆
与游人交织。

现在，赶海已经不是为生计，而是休
闲，单纯以看海为目的。海滩上散布着赶
海的人们，多以家庭为单位，孩子们年
少，大海给他们提供了走近自然的良机。
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满含着欢乐与惊喜，
日常餐桌上久吃不腻的海鲜，在这里是自
己亲手挖掘出来的。挖到的每一个蛤蜊，
或者是浅滩上遇见的每一个四处跑动的小
蟹，都会招来他们兴奋的喊叫。

我也曾在一个冬日去看过大海，一个
人走在海边，海浪已经是细微到几乎不存
在一般，四下里静默，风也不知道去了哪
里。寂静到仿佛冬天把自己冻结在时间
里，面前看到的一切，如同是一幅蔚蓝的
天空倾覆在一片白亮的世界里的水彩画，
涂抹的每一条色彩都是安静的，给我以空
间阔达与时间久远之感。

我在一个文字里描述过秋夜的大海。
朋友们都心生羡慕，纷纷问我，“大海离你
家有多远呢？”

与大海究竟有多远呢？如果在一个夜
晚，天上的星星出来了，夜空静谧之时，
莱州湾的涛声便会时时撞击进你的心海
里，连同梦境也是海浪涌动的涛声。说不
准哪一朵浪花会带着一只小蟹在你的心里
挠你的痒痒。又或许是有一条七彩的小鱼
在你的梦里游啊游，牵引着你的梦向一个
未知绚烂多姿多彩的地域游去，这一生一
世都不愿意醒来，睡梦的唇边永远都挂着
一抹甜美的微笑。

莱州虽是小城，但滨海，就引发了世
人对这座小城的向往。如果在中华民族的
海洋文化里溯源而上，莱州无疑是大海波
涛托出的一颗璀璨明珠，闪着熠熠的辉
光。《山左郡志》把莱州的海喻为“万壑朝
宗之墟”。莱州在时间的海洋里荡起的波
涛，与这现实中的大海波涛相呼相应。

在一个落日余晖时分，我去海庙港等
归来的渔船。渔港居城西。我到达时，码
头上早有海鲜商贩和前来采买海鲜的游
人，他们与船家谈论着今日的收获，顺便
讲定了海鲜价钱，喧闹的场景如这码头外

的海潮，声声不息不休。海面上金辉鳞
动，正在归途的渔船浮在金鳞之上，白色
的风帆如天上的云朵，渔船似从仙境游弋
而来。

和一熟识的船老大打着招呼，“你们从
何处来？”

“我们从海上仙山来！”船老大波涛里
翻滚了数十年，脾性如这大海般宽阔敞
亮。船老大喜色满脸，他的话引起了船员
和岸上众人的喧笑。我知道，他们今日出
海定有极好的收获。

当每一个夜晚如海潮漫卷而来，莱州
小城每一处细微的空间里便会弥漫一股股
丰美的海鲜味道，与从莱州湾飘过来的大
海气息交融在一起，让你分不清这是烟火
人间还是海上仙境。

如果是一个夏夜，星星出来了，淡月
遥挂，炊烟衔着大海的气息笼罩着莱州这
方富足的人世间，便会心生此处何处，此
生何生的感念。恍然间，唯有大海的涛声
连着日夕，与日月共长。

上图：莱州海边风光 来自网络

莱州看海
提云积

金仁顺 郭红松绘

行 天 下行 天 下


